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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菊花纹铜胎珐琅对瓶
出生时间：民国
尺寸：高39.5厘米、口径3.5厘米
藏宝地：盐湖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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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颖琦

在盐湖区博物馆里，馆藏着诸多珍贵
文物，它们不仅是那个时代河东地区社会
文化和人们生活的实物见证，更凭借精美
的造型成为传世的艺术品。盐湖区博物馆
馆藏的菊花纹铜胎珐琅对瓶，就是这样一
件体现古人的工艺与审美的珍品。

当我们驻足这对菊花纹铜胎珐琅对瓶
前，细细观赏，瓶身线条流畅自然，好像
身姿绰约的佳人，亭亭玉立于世人面前，
给人以一种优雅而从容的视觉感受。微微
收束的瓶颈与圆润饱满的瓶腹形成鲜明对
比，不仅增加了造型的层次感，还赋予了
花瓶一种灵动之美，让观者不禁为之驻
足。

瓶身上的纹饰是这对花瓶的核心装饰
元素，它不仅赋予了花瓶独特的艺术美感，更承载着深
厚的文化寓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菊花一直被视为一
种高洁、坚韧、长寿的象征，它不畏严寒，不与百花争
艳，独自在秋风中绽放，展现出了独有的魅力，因此受
到很多人的喜爱，人们创作了无数赞美菊花的诗篇与画
作，也试图通过各种精湛工艺将菊花的美留下来。

在这对分别以蓝釉、红釉打底的花瓶上，工匠们以
精湛的技艺将一朵朵盛放的菊花生动呈现在瓶身之上，
仿佛是大自然中的真实菊花被定格在这一刻。菊花花瓣
形态各异、自然舒展、栩栩如生。工匠们还巧妙地运用
线条的起伏与变化，使枝叶与菊花相互穿插，带来一种
和谐统一的美感。

瓶身上丰富且鲜艳的色彩也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
击。不同色调的菊花在花瓶上相互映衬，形成了一个色
彩斑斓的世界。工匠们精心调配色彩，有的菊花呈现出
金黄色，象征着丰收与富足；有的菊花呈现出淡紫色，
展现出一种神秘与优雅；还有的菊花呈现出白色，代表
着纯洁与高洁。这些色彩相互交织、相互呼应，丰富了
画面的层次感。

在制作工艺方面，精美的对瓶采用的是传统画珐琅
工艺，一般指在金属胎体表面用珐琅釉彩绘制图案，并
经过高温烧制形成彩色装饰的传统工艺。这门工艺其实
并非我们本土原生，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法
国，随着欧洲传教士的传入，在元代时开启了与华夏大
地的交融之旅。历经岁月沉淀，到明代景泰年间迎来了
第一个巅峰。彼时，珐琅器的制作工艺愈发成熟，风格
独具一格，“景泰蓝”之名也由此传扬开来。发展至清
代，尤其是乾隆时期，珐琅工艺在传统基础上不断创
新，迎来又一个鼎盛时期，造型、色彩、图案设计都达
到了极高的水平。

制作铜胎珐琅器也堪称一场耐心与技艺的极致考
验。制作伊始，工匠需挑选质地优良的铜材，精心锻
造出坚固的胎体，然后用珐琅釉料绘制成想要的纹
饰，最后经过高温烧制，铜胎与釉料完美融合，形成
绚丽的色彩和独特的质感。而在制作过程中，每一次
烧制都需要精确控制温度与时间，以确保釉料能够均
匀地附着在铜胎表面；每一次打磨也需要耐心与细
致，以去除表面的瑕疵与不平整，使花瓶的表面更加
光滑细腻、光彩夺目。这种反复的烧制与打磨过程，
不仅考验着工匠们的技艺与耐心，也体现了他们对艺
术的执着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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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讯 近日，平陆四
普调查队在实地调查阶段，通过
走访群众、调研，发现了一处明代
水井。

崖头水井位于曹川镇崖头村
卫生所西50米，井口为长方形，青
石板铺设，长0.8米、宽0.45米，井
筒直径1.2米，深15米~20米，井内
水深4米~5米，井口石板绳槽磨痕
明显，地面光滑，年代感极强。

井房坐北朝南，面宽一间，长
宽3.24米见方，干搓瓦屋面，三檩
两椽。前檐为敞口，方便人们进
出，两山墙、后墙为石砌，屋面为
青石铺面。

据村里老人介绍，此井为本
村明代时一大户人家的水井，几
百年来沿用至今，虽然现在村子
已经使用上了自来水，时常还有
部分村民在井内挑水。

该水井为竖井，由辘轳头、支
架、井绳和水桶组成。辘轳头原
为木质圆轮，后人改制为铁质圆
轮，圆轮缠绕井绳约15米长，可绕
着固定的轴转动。支架为石质，
一整块青石立于地面，上部凿孔
使铁轴从中穿过至山墙外，用于
支撑辘轳头，使其保持在井口上
方对应的位置。使用时，通过摇
转辘轳头，使井绳缠绕在辘轳上，

将水桶从井中提升上来。利用轮
轴原理，人们用较小的力就能克
服水桶和水的重力，达到省力的
效果，极大地提高了取水效率，减
轻人们的劳动强度。辘轳不仅是
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工具，还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
的智慧，是我国古代科技文明的
重要象征，在历史长河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崖头水井见证了本村历史的
变迁和发展，为研究平陆东部山
区民风民俗和生产生活提供了实
物佐证。

（马博文 徐亚杰）

平 陆 发 现 明 代 水 井

□黎建月

近日因阅读难按心头的激
动，挥就此文。

那是大前年，整整一个4月都
在看一本书:《走近柳宗元》。当
然，是抽出些空档去阅读的，史海
钩沉，自不能像时尚书一般轻风
漫卷。况且，要“走近”的是盛唐时
空，诗国语境，自是有些往事越去
千二百年的艰难与阻隔。

幸亏，有《走近柳宗元》一册在
手；幸亏，作者文笔的细腻翔实。

知道柳宗元为唐宋八大散文
家之领班，也是那年高考季节背
过的文题，其名句“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其名篇《捕蛇者说》
也应是那时的功课。此后，又模糊
知道他“柳河东”的称谓和藉出古
蒲州的一些拾零。但他的《晋问》，
他的柳州、永州之生命痕迹，他的

“一生从未回过河东”，却又毫不
讳言“河东解人”的故乡情结，绝
对是从4月的阅读中收获的。

可羡这位历史远去的河东乡
翁，文章诗家绝世的才华，也可叹
这位古蒲唐贤一生踌躇满志，终又
愤愤不平的命运，可悲又可笑这南
贬“俟罪非真吏”的诡异处罚。

3月初，偶然在《运城日报》上
读到《从柳宗元与鲁迅开列书单
说起》一文，眼睛一亮，迫切地想
认识文章的作者祁世坤先生。遂
得助，永济的学友就近求取，4 月
初便拿到了《走近柳宗元》一书，
这才一点点地“走近”这大唐河东
柳宗元。

“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
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
能也。”细品柳宗元《答韦中立论
师道书》篇，其“本之《书》以求其
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
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
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
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
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

《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
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
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
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何其经典，何其简洁，一下把
唐之前的华夏文脉要旨梳理得清
清楚楚，明明白白。

具体说来就是从《尚书》中学
习它的质朴，从《诗经》中求得它

的永恒，从《礼记》中体会它的适
度，从《春秋》中求取它的论辩，从

《周易》中体会它的变化，这就是
文章应该取法的根本。而后再参
考《谷梁传》来磨炼文章的气势，
参考《孟子》《荀子》使文章流畅，
参考《庄子》《老子》让文章舒展，
参考《国语》增加文章的情趣，参
考《离骚》使文章含蓄，参考《史
记》求得文章简洁明了。这些就
是“文者以明道”的辅助手段。

4 月的阅读，只有 30 天的认
知，就想全面“走近”柳宗元，谈何
容易！若说是有所初识、有所收
获，全仗抄了《走近柳宗元》一书
的近道。这本出版于2006年的柳
宗元研究之作，与 2022 年 4 月的
我，确是一份迟到的阅读，迟到的

“走近”。如此，相见《走近柳宗元》
的作者，又成了一时的迫切以求。

先与作者建立微信联系，在聊
天之中，得知先生与运城的文化名
家王雪樵是大学同窗。想必他俩当
年也定是面受过姚奠中先生的指
教，而姚老又曾师从国学大师章太
炎的门下，如此也便续接上了悠长
的汉字文史。

知道祁世坤先生已是高龄，
书封内页作者图介那种清癯模
样，又想起王雪樵先生也一身的
仙风道骨，便疑心，他们皆是被文
字“害”的？不禁脱口而出：这一南
一北的二老，可是咱心目中的河
东贤者呀！

呜呼！“先生晋人也，晋之故宜
知之。”求得柳宗元《晋问》散赋大
作一读，真真地就走进了一个美轮
美奂的境界。吾辈也幸为晋人，忽
然也就有了一种时空拉近的幻觉：
4月，可是晋人相聚的时节？

“书签药里封尘网，野店山桥
送马蹄。”

说是“走近”，实则是一份对
古蒲文化的遥望。3 年前，我们媒
体的几位同仁相约永济，聆听老
先生的《柳园》导讲，似觉心事浩
茫更为贴近柳宗元。

永济，曾经的蒲阪、蒲州，历史、
人文“层累”厚重，且密集发生。这一
点可从杨孟冬先生的大文化散文

《亘古蒲州》中得以浏览与佐证。
不过，今只“择取”柳园一枝，

算是“聊赠一枝春”吧。
柳园是一个以柳宗元文化为

内涵的主题公园，虽诞生于两个千

年之交，却取材于历史的久远。
“先生，晋人也，”也便有了

《晋问》。“河东，古吾土也”，他又
被世称柳河东。确切地说，唐宋八
大家之一的柳宗元，祖籍于今时
的永济虞乡。

游柳园，最不能熟视无睹的就
是柳岸闻莺了。300余亩的园区，门
前是柳，园内是柳，湖边更是柳。皆
因先生姓柳，与柳树同字同音。

想他出身名门望族，21 岁时
即中进士，该是仕途一片光明了
吧？孰料“永贞革新”只 146 天便
以失败告终。由此，柳先生一下子
从政治巅峰跌落成为朝廷的罪
人，被贬为湘西南的永州司马。流
放之生涯，身心之痛苦自不必去
说，歪打正着的是成就了永州十
年思想文学建树的柳先生。他先
后写下《天对》《晋问》《永州八记》
等大雅篇，《江雪》《渔翁》等大诗
作。据统计柳宗元一生中，三分之
二的散文和三分之一的诗篇出于
他被贬的这十年间。

又一例“文章憎命达”乎？
更戏剧性的是，元和十年（公

元 815 年），当柳宗元等人以为终
于熬出了头，在被奉诏进京的路
上，感慨“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
里外北归人”的墨迹还未干，乍抵
长安城，就被同样命运的好友刘
禹锡一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
刘郎去后栽”的调侃诗给捅了大
娄，柳宗元被改贬为柳州刺史。

蛮荒之地，此去经年，悲愤中
的柳宗元终于熬不住了，带着他

“古往的忧伤”，于公元819年溘然
长逝于柳州，时年47岁。

所以，在对柳园之柳树的多
义复读中，“永州-柳州-永济（河
东）”，更像是一站又一站的古驿
站，一程又一程的贬谪路，一重又
一重的柳园柳，终将“河东古吾
土”的千年乡党“魂归河东”。

柳者，留也，取惜别怀远之古
意。当一行朋友在景清气明之时
节，专程来到永济柳园时，其用意
不言而喻。我们一行几人，漫步于
庆云楼、纪念馆、柳子湖、子厚桥、
芙蓉岛。仲春时节，柳园湖波之粼
粼，岸柳依依。此时仰望着头戴幞
巾、手握书卷、若有所思的柳宗元
雕像，那清癯的面容，深邃的目
光，除了肃然起敬，还会有什么奇
思遐想呢！

拜谒唐贤先识书


